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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已过去多年，可一直还搁在
心里。

我是深夜到达雪山脚下的。毕竟刚
刚 9月，山下没有一点雪，就是在夜晚，
只要弄件羊毛里子的大衣裹着，也不觉
得冷。只是汽车清晨就出发，颠簸了整
整一天，喘息着爬上海拔 4000多米的高
原，颠得人确实有点反胃。下了车，第一
感觉就是不想说话，一张嘴就好像有东
西从胃里直往喉口窜。

这是我“哨所行”的第九站。在此之
前，我到过被誉为“东方神剑第一哨”的
九号哨所。到雪山哨所去，当然是我一
直盼望的事。

到了某旅机关，是一位人称“大李”的
政治部副主任接待我。第二天，大李陪着
我去哨所连，那里海拔更高。我们乘坐的
是吉普车，其他车型一概走不了这路。就
这样，几十里路我们竟爬了很久。那天日
头其实很好，大李一直在赞叹我的运气不
错。我不敢想象运气不好的人会碰上什么
样的境况。大李说：“这条路你看它是条
路，其实不是路，别说下雪，有一点雨都很
滑。马也不敢骑，弄不好人马俱伤。骑自
行车吧，下山人骑车，上山车骑人。”

汽车好不容易爬上山顶，穿过一道
夹缝，一下子进入另一个世界。一座白
雪皑皑的高山突然撞到了我们面前。这
座山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阳光下就像
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

这是一座终年不化的雪山，山脚下就
是哨所连。几座红砖砌成的营房，在冰雪
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抢眼。一路上，大李给
我讲了些这个哨所的故事。有一年，大雪
封山两个月，当时连长的妻子来队探亲，
恰巧赶上这场大雪，只好在旅机关待着，
丈夫在上面下不去，妻子在下面上不来。
直到妻子的假期快结束了，雪还没有要化
的意思，她只得自己回去了。就是这次大
雪封山，哨所遭到了狼群的袭击。有一个
晚上，十几只狼包围了营房。在这高原
上，狼活着也不容易。战士们不愿意用枪
打，只好将自己养的几只鸡都丢给了它
们，狼群这才离开。又过了些日子，哨所
里的给养剩得不多了，几个战士冒雪下
山，扛回几袋粮食，这才勉强撑过去。

下了车，踏雪走进哨所，跟战士们围
在一起聊天。聊了一上午，想着战士们
在如此孤独封闭的雪山戍守，我的心总

是紧紧地揪在一起。
我心中黯然，真不知该对他们说些

什么。正默想着，突有一缕清香飘来，沁
人心肺。我回过头去，只见一位战士手
捧一只军用茶缸站在我的背后。细看，
那只破旧的茶缸里还长着根黄瓜秧苗，
细细的藤枝爬在一根倒插的筷子上。不
可思议的是，这瓜秧上竟结着一根拇指
一样粗的小黄瓜。

我接过茶缸看了看，闻了闻，才知道
这清香正是它散发出来的。

连长说：“他姓马，就叫他小马吧。
这可是他的宝贝，养了半年了，谁都不敢
碰的。”

小马一言未发，憨笑一下把茶缸拿
走了。

中午吃饭，桌上没有青菜，只有土豆
丝和油炸花生米，剩下的都是肉罐头。
就这样，大伙儿也吃得很香。

我正吃着，觉得背后有人碰我。回
过头去，只见小马站在我身后，手里托着
只碗，碗里竟摆着那根黄瓜。
“你怎么把它摘了？”我差点没跳起来。
“给。”小马红着脸，低着头也不敢看

我，只一个劲儿把碗往我怀里塞。
见此情景，十几个人同时站起来，严

肃得像在开会，一双双眼睛惊异地打量
着小马。

我接过碗，看着碗里那根不到三寸
长的黄瓜，泪水顿时下来了。

大李打岔说：“他是想让你吃点儿新
鲜菜，这里一年到头都难见到新鲜东西，
你就把它吃了吧。”

我擦一下眼泪说：“如果想吃黄瓜，
回去后我可以买一箩筐。”

连长也劝道：“你看摘都摘了，就吃
了吧。”

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认真地端
详着那根黄瓜，它青嫩的表皮里透着一
层浅灰，一根根小刺吐露着坚韧不屈的
锋芒。我说：“这样吧，我们一人一口。
不过，小马你得开个头。”
“你吃，就你吃。”小马红着脸对我

说道。
“不行。”我坚决地说，“小马，必须你

先吃。”
小马认真地看了看我，接过黄瓜，看

了好几眼，轻轻地咬下一点。
饭桌上响起了掌声。接着，十多个

大男人，就像孩子过家家那样，将那根小
小的黄瓜小心翼翼吃了下去。轮到我的
时候，我慎重地将它放在嘴边，轻轻地用
牙齿抠下一点，在嘴里咂着，我尝到了一
种无法比拟的清甜。

连长说：“今天咱们就像过年一样，
我把旱船拿出来玩一玩。”说完，他打开
仓库，扛出了他专门为哨所过年扎的旱
船。旱船用竹子扎成，上面糊着彩纸，这
些竹子都是他回老家时托运回来的。他
把旱船扛到院子的雪地里，一边唱，一边
跳起来。我们也都冲出了屋子，跟着他
一起唱、一起跳。由于严重缺氧，没几
下，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看着我的样
子，大李把我拽出队伍，不让我跳了，说
我初上高原，可不能跟他们比，然后朝战
士们手一挥：“停，我们得走了。”

可能由于太高兴，我竟把军帽忘在
了哨所，回到山下才想起来。我对大李
说：“这说明我跟哨所真有缘分，那顶军
帽就留在哨所当个纪念吧。”

回到山下，我蒙头大睡一场，等一觉
醒来夜已深了。四周一片清寂，想必人
们都已入睡。这时，却听见有人在敲
门。打开一看，竟是哨所的司务长，我们
已经很熟了。

我惊奇地问：“你不是在山上吗，啥
时下来的？”
“我刚到，给你送帽子。”
“你怎么下来的？”
“我走路。这条路不能骑马，不能骑

车，只能走路。”
“走了多久？”
“几个小时。”
“谁让你来的？这么远。”我有些急了。
“没事的。”他笑笑说，“这条路我已

经走习惯了。这不是我也能趁机下山一
趟了吗。”说完他退出门去。

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我
这些哨所的兄弟哟……

怅然间我走到窗前，看到了夜空那
轮明月，银辉洒在雪山顶上十分迷人。

雪山月明
■陈可非

抗联第三路军有两个好打赌的

人，一个是连长岳长风，一个是军需官

黄友。黄友原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

主，家境殷实，日子富足。日本人占领

了东三省，他变卖家产，支持抗联打鬼

子，又参加赵尚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游击队改编成

抗联第三路军，军长赵尚志让他在军

部担任了军需官。

两个人整日里抬杠，不过赌来赌

去，互有胜负。一天，岳长风又打死两

个鬼子，喝酒暖身子的时候跟黄友说：

“老黄，你老在后方当军需官，多没劲

啊，也上前线去打鬼子，那才过瘾呢。”

黄友撂下酒碗跟他打赌：“岳连长，别看

你天天在前面打鬼子，你信不信，我不

拿枪，照样能打鬼子，兴许打死的比你

还多。”岳长风不信，哈哈大笑说：“鬼子

又不是泥捏的，你就吹大牛吧。”黄友给

岳连长碗里添了酒，也给自己碗里倒好

酒才说：“你到现在打死过十几个鬼子，

我在一年之内消灭的鬼子，一定能超过

你。如果我输了，我就送你一件羊皮大

氅；如果我赢了，你就把新缴获的枪分

给我一支。”岳长风一拍桌子说：“好！

我就跟你赌一支枪。”

鬼子发动秋季攻势，没有达到预期

目的，又发动规模更大的冬季攻势，打

算把抗联官兵困死在山里。鬼子在山

外面，抗联在山里面，一个找，一个绕。

大雪一封山，抗联神出鬼没，说打就打，

说走就走，鬼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连

抗联的影子也抓不着。可是密营存储

的粮食一直不太充足，黄友看见天晴

了，雪停了，就到密营外面去采购粮食。

黄友从密营里出来，走了好几个村

子，才跟一个大户人家秘密订购到一批

粮食，出村给岳连长留下取粮的暗号，

又赶往别的村子买粮食。半路上恰巧

遇到日军的讨伐队，原田中佐曾经见过

黄友，一眼就认出了他，当然也知道他

投了抗联。黄友碰到鬼子并不害怕，暗

暗盘算脱身之计，骗原田说，自己当“抗

匪”是被逼的，山上实在待不下去了，这

才跑出来不干了。原田盘算着可以利

用黄友，于是抖着小胡子劝他带讨伐队

进山找密营。

黄友假意答应给原田带路，但他没

往密营方向走，而是带着鬼子顺着汤旺

河谷往上游走，直接钻进小兴安岭里面，

还指着迷宫一样的大山告诉原田：“这里

面地形复杂，大雪一封山，有些路我也记

不太清楚，只能摸索着往前走。”原田经

常进山围剿抗联官兵，越走越相信密营

就藏在大山里面，逐渐对黄友放松了警

惕。黄友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

前走，爬上一座山顶，看见西坡上堆着厚

厚的积雪，正是逃跑的好机会，脚下一个

趔趄摔在雪坡上，又顺着雪坡使劲地滚

到山底下，起身听见原田在山顶上高喊：

“黄先生，爬上来，快快地爬上来。”黄友

哪还能爬上去，一转身钻进林子里，气得

原田在山顶上嗷嗷大叫：“开枪！开枪！”

黄友在山里转悠两天两夜，才转出

小兴安岭，辨好方向往回走。在路上正

好碰见岳长风带着战士们下山取粮食，

他指着小兴安岭告诉岳长风：“岳连长，

我把鬼子带到那里去了，有百把人，估

计能冻死饿死不少。”岳长风不相信：

“老黄，不就是一支枪嘛，你又吹大牛，

那么多鬼子，你能把他们都骗进山里

去？”黄友身上的棉袄让树枝刮得破烂

不堪，他指着自己的棉袄说：“岳连长，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骗你吗？我在路

上碰到鬼子，原田带着讨伐队想抓赵军

长，我将计就计，把他们带进山里去，我

是顺着雪坡滚下来的，已经两天两夜

了，我估计鬼子还在山里转向呢。”岳长

风久经沙场，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对

着他开心大笑：“老黄，线人看见你留下

的暗号，我才带人过来取粮食。既然鬼

子那么多，咱们这几个人也打不过他

们，让他们在山里继续转悠，等咱们把

粮食弄上山，你再领我们去收拾那帮鬼

子。”黄友打心眼里佩服他：“你也想靠

老天爷打仗，捡现成的便宜。”

原田中佐在山里转悠了四天五夜，

伤亡不少人，才仓皇逃出大山。岳长风

看见一路上冻死饿死的鬼子，还有落下

的枪支弹药，比自己打个胜仗还兴奋，

一掌拍在黄友的肩膀上说：“老黄，咱们

发财了。这次打赌我认输，我输你一支

新枪。”

打 赌
■刘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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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两年前，杨

承超刚来连队报到的时候，不少人还有

点“瞧不上”他呢！总觉得，一个直招入

伍的大学生来到修理连，会不会不适

应？可没多久，杨承超就用实际行动改

变了战友们的看法。

那天，熄灯已经半小时了，连长查岗

发现杨承超的被窝里还隐约亮着光，走

近一看，他正捧着一本装甲底盘修理的

专业书看得津津有味。

其实，从杨承超来到连队的那天

起，他就时不时展现出“与众不同”：训

练休息时，大伙儿都争分夺秒坐下来调

整一下，他却一声不响地蹲在车边研

究；一听说有修车任务，总是第一个站

出来打“报告”，主动要求上前线。

更“过分”的是，他不光折腾自己，还

折腾别人。比如，一遇到不懂的问题，他

就主动请教班长，搞不明白，誓不罢休。

有一次，他向老班长请教一个关于发动

机的问题，老班长反复讲了三遍，他还是

有些地方没听懂。眼看要吃午饭了，一

个同年兵提醒他“先回去吃饭，下午再

说”，可他倒好，依旧不依不饶，弄得老班

长哭笑不得。

时间见证成长。随着日复一日坚持

不懈地深钻细研，如今，杨承超真的“与众

不同”了：因为修理技术过硬，成为同年兵

中最早单独遂行保障任务的人；支部研究

骨干配备工作，他又被选拔为副班长，成

为连队最年轻的骨干。

话 说 ，机 会 都 是 留 给 有 准 备 的

人。很显然，杨承超就为这句话做了

最好的说明：你不负时光，时光自然不

会负你。

与众不同
■戴永洋 追风老了，常常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岗哨旁，追风安静地将下巴搭在水
泥台上。战士们来回经过，追风只是偶
尔抬一下眼皮，然后又很快合上。

追风是一只军犬，由于长时间没有
打理，身上不少地方的毛都打了结，看
起来丝毫没有军犬的威风样子。躺久
了，追风会偶尔起身，坐在台阶上看着
路口发呆，像是在等待谁的归来。

列兵景瑜略显吃力地提着一袋狗粮
摇晃着身子走了过来。顺手抹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景瑜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把袋
子往地上一扔，然后用温水把狗粮泡
上。追风年纪大了，牙齿也掉了不少，所
以每次吃饭都得把饭泡烂乎。

景瑜接管照料追风的工作已经 3个
多月了。回想起当时接管军犬踊跃报
名的那股劲头，他有些后悔。原本景瑜
还想着能威风凛凛地指挥军犬训练，结
果却是每天训练结束后还要来送饭、打
扫犬舍。

听到声响，追风抬起头，看了一眼
景瑜，然后又默默低头吃饭。其实，让
景瑜懊恼的不仅是追风年纪大了，还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照顾追风这么
久，追风和他连最基本的互动都没有。
不仅是“发号施令”不听，就连喊追风的
名字，它也是爱答不理。这老军犬怎么
就像块焐不热的石头呢？

追风看起来没什么胃口，吃了几口
就又躺下了。

不吃算了！景瑜有些生气。就在
景瑜要起身收拾剩余的狗粮时，追风突
然怒目圆睁猛扑上来，吓得景瑜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景瑜定了定神，才发现它正与一
条花斑蛇撕咬在一起。追风紧紧咬住
花斑蛇不松口，可无奈它原本锋利的
牙齿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没有重创花
斑蛇。景瑜在身旁摸索工具准备加入
“战斗”，只见追风一松口，花斑蛇就
快速伸缩躯干蜿蜒消失在草丛中了。
这时，追风趴在地上，嘴里发出呜呜

的叫声。景瑜惊魂初定，赶忙爬起
来，发现追风的前腿被花斑蛇咬伤
了。

看着花斑蛇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景
瑜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花斑蛇刚才是朝
景瑜腿边爬行，肯定是花斑蛇爬行发出
的沙沙声引起了追风的警觉。情急之
下，追风猛地扑过来与花斑蛇打斗在一
起，这才避免了景瑜受伤。

一想到《动物世界》里的各种毒蛇，
景瑜就后背发凉，要是蛇有毒可咋办？
他想抱起追风跑到卫生队，可追风是一
条大型犬，一个人抱不动。看着躺在地
上的追风，景瑜害怕极了，泪水汗水一
块儿吧嗒吧嗒往下掉。

带着哭腔，景瑜打通了卫生队的电
话。抱着追风坐在地上，景瑜不停地抚摸
着它，几分钟的时间，景瑜感觉如此漫长，
心里的恐惧在不停地侵蚀蔓延……

救护车赶来，景瑜的眼睛里一下子
有了光。经过卫生队队长耿国栋的一
系列检查，确定花斑蛇无毒，追风的伤

势并无大碍。好在是虚惊一场。不远
处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红彤彤地照在
海面上，宛如一场战斗后的火焰，还在
熊熊燃烧。

看着景瑜如此爱护追风，耿国栋很
是欣慰。席地而坐，耿国栋打开了话匣
子。原来，一直照顾追风的老兵去年退
伍了。尽管万分不舍，但由于老兵服役
期满，只能忍痛与追风分别。老兵的离
开，一下子让追风的生活失去了颜色。
刚开始那几天，追风不吃不喝，整日在
岗哨旁呜咽。渐渐地，它开始趴在地上
睡觉，似乎怎么也睡不够。老兵走后，
照顾追风的战士换了好几茬，可都是坚
持不了多久，战士们就失去兴致打了退
堂鼓。
“好好照顾追风，它会没事的！”送

走队长，景瑜心里五味杂陈。景瑜小心
翼翼地将追风安顿好，又添上水和食
物，这才一步一回头地回了营区。

月如钩，钓着景瑜的满腹心事。第
二天，天刚蒙蒙亮，景瑜就蹑手蹑脚地出

了门。路上一想到追风的伤势，他不由
得加快了脚步，迫不及待要见到追风。

景瑜气喘吁吁地跑到岗哨，蹲下
身，看着追风上下起伏的肚子，一颗悬
着的心才算是落了地。追风抬起头，盯
着景瑜看了一会儿，又慢悠悠闭上了
眼，像是在说“我要睡个回笼觉”。

时间一天天过去，追风依旧每天趴
在地上，懒得动弹。只是，它的犬舍越来
越干净，身上的毛也越来越顺滑。现在，
每当追风吃完饭，它就起身摇着尾巴坐
在景瑜身边，安静地坐着。在任何时候
只要身旁有战友，就会感觉到安全。

陈可非 军旅作家，著有长篇

小说《天啸》等5部，散文作品4部，

纪实作品10余部。作品散见于《人

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多次

获得军内外文学奖项。

作者小记

兵 故 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追

风

■■
张

淦

伴随着新春脚步的临近，
人们开始挂灯笼、办年货，在乡
情民俗中找寻着浓浓的年味
儿。而雪山哨所的年味儿在哪
里？也许就在连长用家乡的竹
子扎成的旱船里。虽然那时还
是 9月，也不是在家里，但哨所
战士们的心里还是特别高兴。
可能是因为那根黄瓜清甜可口
的味道稀罕极了，比把山珍海
味填到肚子里还幸福，才勾起
了过年的记忆。

哨所像一棵树，为了守护
祖国，长在了偏远孤寂的地
方。这些战士完全可以在家乡
明媚的阳光下选择未来，但是，
他们肩负使命选择远行，在这
座终年不化的雪山戍守。他们
的内心也像雪一样洁白无瑕，
他们的意志像山一样坚韧不
拔。

作者陈可非说自己盼望着
去哨所，直到作者真挚的情感
从文字中慢慢渗出的时候，我
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原来好
的故事都需要有坚实的生活基
础。

据亲历者回忆，有一次王
震将军到新疆军区某团视察，
团机关的人排着队挨个同他握
手。当将军握到文书的手时，
突然板着脸，不高兴地举起文
书的手，说这样的手怎么写得
好兵团的文章，先到连队去将
手上磨出老茧再说。

只有去过哨所的人才知
道，雪山顶上的月色更加迷人。

老 茧
■■郑茂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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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